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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猪八戒“好色”形象探源∗

周 固 成

摘　 要：猪八戒这个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术形象。 古典文学中猪八戒的“好色”主要表现在

骗婚、抢亲、调情等诸多方面，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猪八戒的“好色”内涵有所不同。 从元杂剧到明代小说再到

清代宫廷大戏，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在不断发展演变，或良心未泯、礼仪犹存，或穿衣吃饭、人伦物理，或好色即

淫、知情更淫。 猪八戒的“好色”形象有着浓厚的宗教渊源，与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摩利支菩萨、印度神庙中的生殖崇

拜以及藏传佛教中的男女双修有密切关联。 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也是克己复礼的道德传统、纵情声色的文化环境

以及情色演剧的时代氛围这三个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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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这一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具备好吃懒

做、贪财好色等性格。 关于猪八戒为什么“好色”，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探讨。 有学者认为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猪’的意象决定了的”①，因
为猪的生殖力强，在民间文化中又象征着水神、云
神、雨神等，这些神仙专门掌管云雨之事；也有学者

指出，“它源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猪八戒身

上具有的贪财好色、半人半兽、肤色玄黑等特点均与

上古神话有着密切联系”②；还有学者主张这是为了

论证“‘心生魔生，心灭魔灭’这一证佛主题”③，因
为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道路上，需要接受色欲考验，
诸多色欲正是取经人心中的欲望幻化。 但这些探讨

只是局限于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实际

上在《西游记》诞生之前的元代西游戏如《西游记杂

剧》与之后的清代西游戏如宫廷大戏《升平宝筏》
中，也有猪八戒“好色”形象。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

本中，猪八戒的“好色”内涵复杂多样，并非单一的

小说文本能全部诠释概括。 因此，本文选取不同时

代代表文本中的猪八戒“好色”形象进行研究，探讨

其“好色”形象的演变历程，进而探究猪八戒为什么

“好色”。

一、猪八戒“好色”形象的文学史演变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属于世代累积型的艺术

形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吴承恩“敏慧淹

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

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
《三藏取经诗话》”④，其中《西游记杂剧》奠定了《西
游记》的创作基础。 同时，清代的宫廷大戏在《西游

记》基础上延续发展。 清代昭梿《啸亭续录·大戏

节戏》记载：“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

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 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词藻

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⑤剧作家的创作个

性总是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制约和

影响下生成的，这里选取元明清三个时代的代表作

品进行文本阐释， 从中考察猪八戒在不同时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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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好色”形象。
１．元杂剧中的猪八戒：良心未泯、礼仪犹存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的猪八戒属于这一艺

术形象的萌芽阶段。 该剧共六本二十四出，其中第

十三出《妖猪幻惑》、第十四出《海棠传耗》、第十五

出《导女还裴》分别演绎猪八戒变成朱生骗取海棠

之事。 第十三出《妖猪幻惑》中猪八戒说道：“我今

夜化做朱郎，去赴期约，就取在洞中为妻子，岂不美

乎？ 只为巫山有云雨，故将幽梦恼襄王。”⑥因裴公

嫌弃朱家贫困而毁掉婚约，其女海棠因思念朱生，私
自与朱生密约，猪八戒幻化成朱生，骗取海棠，后又

将其摄入洞府。 此举属于抢婚行为，这种抢婚行为

在元代也曾真实存在。 据记载，“公元十三世纪以

后，蒙古族进入封建社会，即普遍实行聘婚制，但仍

有抢婚制的残余，在部落间的战争中，抢婚或掠夺婚

仍屡见不鲜”⑦。
猪八戒对被摄入洞府的海棠表现出“每夜快活

受用”⑧ 的欲望宣泄，这如同 “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⑨的原始情欲一样。 猪八戒没有通过三媒六聘

的礼仪程序来迎娶海棠，他将海棠摄入洞府，纯粹是

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这才酿成“生而有欲，欲而不

得，则不能无求”⑩的局面。 但猪八戒也想到“我如

今置着衣服首饰，办着礼物，着你家去走一道”，也
考虑到世俗聘婚的羊酒红定等，在洞府中安排一些

丫鬟伺候着海棠，也想到询问海棠是否思念父母等。
可见，猪八戒对海棠的感情除了个人情欲之外，还有

对“礼”的恪守，并未良心丧尽，于是出现先“情性”
后“礼义”的尴尬局面。

在猪八戒好色行为的背后，呈现出“欲”与“礼”
的撕裂。 正如荀子所云，“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

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

性，则两丧之矣”。 虽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饮食男女属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但儒家

强调“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的道德追求。 因此，人们在追逐世俗平凡的情

爱欲望时，需要将“礼”作为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

能够达到“礼”和“欲”的平衡。 猪八戒的抢亲行为

完全违背儒家所提倡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

道德训诫，但他之后表现出的内心不安，除了戏曲艺

术需要表现人物的内心自我矛盾及其与外界的冲突

之外，更多的则是人类文明中“欲”与“礼”的相互冲

突与自我颠覆。

２．明代小说中的猪八戒：穿衣吃饭、人伦物理

吴承恩《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属于这一艺术形

象的成熟阶段。 在吴本《西游记》中，猪八戒并没有

强娶高翠兰为妻，而是高老主动招他为女婿。 《大
明律》规定：“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

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高家符合招

上门女婿的规定，而且也是高老自愿招婿，因此猪八

戒的婚姻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但猪八戒隐瞒了自己

的妖怪身份，同时“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

礼”，这仍然属于骗婚行为，实质上还是违法的。
猪八戒除了迷恋情色之外，对高家也有几分功

劳，“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
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 如果撇开妖怪身

份，猪八戒也是一位吃苦耐劳、勤劳持家、任劳任怨、
善于经营生活的男人，毕竟高翠兰的吃喝穿戴也是

一应俱全；同时他对高翠兰的情绪烦恼也能照顾周

到，并非好吃懒做之徒，亦非无情无义之人。
从明代泰州学派的角度看，猪八戒的种种体力

活也是一种生活修行，体现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

道”的思想。 百姓日用即道与圣人之道具有同等

地位，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
皆谓之异端”，猪八戒经营自己的生活如同百姓的

日常之需，并非异端，此类“体力修行”就是良知的

表现。 猪八戒的“人欲”表现在好色、贪吃、爱财等

方面，平日里这些心性也并未根除。 贪吃、好色乃是

身体感官的本能反应，属于“欲”的范畴。 猪八戒因

上辈子调戏嫦娥而遭业报转入畜生道，变为半人半

猪，但这种惩罚并未使他达到“去得人欲，便识天

理”的精神境界。 即使入了佛门，其俗世欲望并未

扫除荡涤，在西天求法路上，更是屡次萌发。 因此，
小说中猪八戒的“好色”形象呈现出外“欲”内“理”
的结合。 此时猪八戒身上的“欲”已经与阳明“心”
学合二为一，通过身体力行来维持百姓日用之道，但
这无法达到“心之本体”的圣人要求，猪八戒仍存有

私意，有爱色的本能欲望。
３．清宫大戏中的猪八戒：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张照《升平宝筏》中的猪八戒属于这一艺术形

象的发展阶段。 第八出《庄前纳聘强委禽》中有猪

八戒的抢亲之戏：“（悟能白）：‘岳父不必动怒，小婿

向来久慕令爱美貌无双，今日特地亲来下聘，就要成

亲。’”猪八戒带着一群小妖来到高家，临门下聘，
欲强行迎娶高玉兰。 猪八戒放话：“孩子们，不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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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闲话。 把礼物留下，今晚竟来做亲，不怕他飞上天

去！”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抢婚行径，其婚姻同样属

于违法婚姻。 《大清律例》规定：“凡豪势之人，强夺

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

猪八戒的“好色”形象还表现在西天路上，在第

十出《歼白骨徒弟来驱》中白骨夫人变幻成少年女

子的时候，悟能曰：“我偏要放他下来！ （作搂科，
白）小娘子，和你打个秋千！”这表现了猪八戒人

妖不分、色心未改的性格。 在西梁女国的女王招亲

时，猪八戒自告奋勇告诉太师，自己可以留在女儿国

成亲。
此外，清代宫廷戏曲《乱弹单出戏》中的猪八戒

也表现出贪恋女色的一面。 如见到女妖时，八戒曰：
“我先盯头后看脚，然后看你的脸”，因为没看透，
继而“我可就要闻了”，露出一副好色的嘴脸。

宫廷大戏中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与元杂剧中

的形象一脉相承，但元杂剧中的猪八戒对待感情尚

有关乎冷暖、在乎世俗礼仪的成分。 宫廷大戏中的

猪八戒明目张胆地抢婚，显得蛮横无理，而且人妖不

分、饥不择食，这正是《红楼梦》中所批判的“好色即

淫”“知情更淫”的纨绔子弟行径。 宫廷大戏中的猪

八戒在舞台上通过宾白、动作展现出自己的“好色”
形象，对于剧场演出来说，猪八戒插科打诨的“好
色”形象可以调节剧场氛围，舒缓舞台上压抑沉闷

的气氛；对于受众来说，观看到猪八戒的丑态百出，
也是莫大的讽刺，让受众的心理得到慰藉，获得观剧

的审美效果。

二、猪八戒“好色”形象的渊源考证

别林斯基说：“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

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每部作品中的

艺术形象都有其特定的民族归属，同样也摆脱不了

本民族文化信仰留下的烙印。 寻根溯源，猪八戒的

“好色”需要从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来源谈起。
１．摩利支菩萨：猪八戒“好色”形象的艺术原型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十三出《妖猪幻惑》中
猪八戒云：“某乃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这里

明确说明猪八戒的身世来源，“摩利支天”即“摩利

支菩萨”，出身于古印度婆罗门教。 “摩利支原本是

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

收，被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 印度史诗

《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摩奴法论》中均提及摩

利支菩萨。
北宋时期天息灾翻译的《佛说大摩利支菩萨

经》对摩利支菩萨的形象也有所描绘，“彼摩利支菩

萨，坐金色猪身之上，身着白衣，项戴宝塔。 左手执

无忧树花枝，复有群猪围绕”。 摩利支菩萨的坐骑

是头金色猪，并且“观想摩利支菩萨，作忿怒相，有
三面，面有三目。 一作猪面，利牙外出，舌如闪电，为
大恶相，身出光焰”。 由此可见，摩利支菩萨与猪

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艺术原型也奠定了后世文学

作品中猪八戒与佛之间的联系。 《佛说大摩利支菩

萨经》卷七中还对摩利支菩萨的诸多成就之法有所

介绍，他能够隐身，能够迷惑天女、舞女、夜叉女等。
北宋时期的摩利支菩萨明显带有民间蛊惑的巫术性

质，是一个奸淫女性的恶魔形象。 在杨景贤的《西
游记杂剧》中，猪八戒变幻成朱生骗取裴女信任，并
欲与此女交合，与摩利支菩萨的隐身、骗色多有相似

之处。
从北宋到元明时期，摩利支菩萨所代表的佛教

分支在中土已经广为流传。 《西湖笔丛》记载：“政
和四年改曰‘天宁万寿永祚禅寺’。 南渡初有摩利

支天菩萨像。 淳熙间建华严阁。”南宋初年，官方

已建有庙宇供奉摩利支菩萨。 “明初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 年）南京刊有《观音菩萨普门品》。 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 年），刊有《佛说摩利支菩萨经》。”官方对

佛教的支持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对于佛教的崇奉，
因此佛教中诸多人物形象、风神气韵也影响到小说

戏曲中的人物塑造。 摩利支菩萨从北宋到明代一直

在中土广为流传，其自身的“好色”形象也贯穿于后

世的文学作品之中，剧作家在塑造人物特征或建构

故事情节时，也会从这一艺术原型中汲取营养。
２．生殖崇拜：猪八戒“好色”形象的原始信仰

人类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原始信仰，
“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

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
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 这种生殖崇

拜还渗透到印度的雕塑艺术之中，表现男女结合情

景的雕塑光明正大地供奉在神殿中，展示男女交媾

姿态的浮雕镶嵌在印度庙宇的石墙上。 尤其是表现

男女交媾的“欢喜佛”，更是古代印度人祈求生殖繁

盛的象征。
佛教寺庙里的猪是“欢喜佛”的化身，其形象是

男女合抱。 “在佛教生命轮中心的野猪，是一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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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畜生，象征无知和情欲。”除“欢喜佛”外，在
埃洛拉印度教石窟里也雕刻有野猪形象，这里的野

猪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 据杨怡爽《印度神话》考

证，“毗湿奴的第三个化身是野猪（婆罗诃）”，毗
湿奴后来将希罗尼亚克夏杀死，拯救了地球，恢复了

宇宙秩序，于是“野猪把以女人形象出现的大地挂

在自己的獠牙上，举着她浮出了海面”。 这时毗湿

奴化身的野猪拯救了象征大地的女人，展现出英雄

气概。 很多国家的神话传说均以女性象征土地，如
希腊神话中的地母、中国道教神话中的地母娘娘等，
她们执掌人世间的阴阳生育。 因此，印度神话中的

野猪拯救大地也象征着借孔武有力、生殖能力旺盛

的野猪去拯救厚德载物的大地女神，以维护人类子

嗣的繁衍。
野猪的文化意象中本来就具备生殖、情欲、性爱

等元素，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猪八戒“好色”形象显然

受到印度教中毗湿奴化身的野猪的影响。 后世戏

曲、小说中的猪八戒都是一个喜爱美女的佛门弟子，
其“好色”形象与原始信仰中的生殖崇拜有莫大关

联。 这种原始信仰传统既是一定民族的社会生活、
风俗习惯、审美意蕴的写照，同时又影响着民族文学

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３．男女双修：猪八戒“好色”形象的宗教助力

摩利支菩萨在元代藏传佛教中颇有威望，成吉

思汗把藏传佛教引进蒙古，火兔年（１２０７），他亲自

派人“从前后藏地方迎请佛像、佛经、佛塔，使得蒙

古人对佛法获得坚固不坏的信仰，对佛法信奉和有

持居士戒者出现，这是佛教在蒙古地方传播的开

始”。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帝至自和林，驻
骅燕京近郊。 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 以梵僧八

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 八思巴是藏传

佛教萨迦派第五代师祖，后又被尊为国师，此时的藏

传佛教已经凌驾于蒙古政权之上。 在元代，藏传佛

教被定为国教，几乎影响了整个元代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

藏传佛教密教中含有男女双修的修持方法，在
佛法修行中，男性代表悲悯，女性代表智慧，只有男

女结合才能寻求到成佛途径，通过男女交合的相互

作用才能得道成佛。 这里的男女欲望并不是罪恶的

象征，而是代表人类最根本的需求，体现出密教中男

女平等、共同成佛的理念。 藏传佛教中，“欢喜佛”
通过男女双修来消除思想障碍。 受此影响，元代的

上层统治者多沉迷于淫乱享受之中，宫妓在表演歌

舞的同时，还要充作君臣与和尚们施行房中术的工

具。 《元史·星吉传》记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
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 星吉命掩捕

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

中野美代子认为，“在元刊本中，猪具有受西藏

喇嘛教影响的佛教性，大概正因为它出身于佛教，才
加入了《西游记》故事”。 元末明初杨景贤在杂剧

中赋予“猪”以好色形象绝非偶然，藏传佛教中的色

情成分成为猪八戒身上抹不去的色彩。 《圆觉经》
曰：“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

淫欲而正性命。 当知轮回，爱为根本。”所有的生

命形式，都是由淫欲而产生，无论人类、妖界还是畜

生类，性欲正是其投生的内在动力。 《西游记杂剧》
中猪八戒在成佛之前的好色行为与《金刚顶经》中

提及的成佛需要男女双修的义理相通。

三、猪八戒“好色”形象出现的原因

猪八戒这一经典艺术形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９ 世纪的丹纳提倡“种族、环境

和时代”决定文学风格的三要素理论，认为文艺创

作及其发展趋向，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所

决定的。 丹纳把这三者称为“三个原始力量”，并依

据其作用不同，分别称之为“内部主源”“外部压力”
和“后天动量”。 下面就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个

方面来分析猪八戒为什么“好色”。
１．克己复礼的民族道德

汉民族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儒家关于修

身养性的道德要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论
语》中对后辈子弟“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的修身要求，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道德戒律

等。 儒家对女性德育的要求也多与修身有关，《礼
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听从”，
《昏礼》条下注曰：“母，能以妇道教人者”，此处的

妇道指贞节、孝敬、卑顺、勤谨等。 此类修身养性的

思想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对剧作家们

产生了无形的道德约束力。 同时，剧作家也会在不

经意间遵循长期流传下的道德准则，正如胡先骕所

评论的那样，“吾国自来之习尚，即以道德为人生唯

一之要素”。
元末明初的杨景贤虽是蒙古人，但对汉民族的

道德文化赞赏不已。 他积极汲取儒学和戏曲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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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修养，“一襟东鲁书，两肋西厢传”便是最

好的写照。 他在《西游记杂剧》中恪守儒家强调的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道德追求。 吴承

恩自幼“尽得诸学生所业者，于是通《小学》 《论语》
《孝经》矣”，其坚守的儒家道德理念不仅在《西游

记》的小说内容中有所流露，更是在小说的章回题

目中鲜明地表达出来，如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

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

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等回目。
古代的私塾文化均是传授四书、五经的修身之

道。 宋代理学家程颢提出“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

到此是豪雄”；朱熹提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
尽天理，方始是学”；明清时代世家大族更是劝解

后辈子弟勿犯此戒。 如清代康熙年间蒋伊《蒋氏家

训》云：“少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刻削元气，必致

不寿。 …… 出不得博一命之荣， 入则贻父母之

忧。”这些教育内容均是告诫后辈子弟要清心寡

欲，修身治学，对个体情爱世界则是半遮半掩，儒学

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依然是约束男女相处之道的

不二法门。
儒家赞赏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情爱道德固然

有可取之处，可“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

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

体的自然流程”。 情欲只能隐藏在个体内心的最

深处苦苦挣扎，人类情爱意识的激流在儒学围城中

变得恣肆怪诞，一旦遇到纵情声色的文化土壤，往往

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呈现出来。
２．纵情声色的文化环境

元末明初的杨景贤虽是蒙古人，但生长在儒雅

云集、文化风韵的浙江钱塘。 杭州在当时是不同民

族纵情声色的聚集地，《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元时

法禁宽假，士夫得以沉昵盘游，故其诗多脂粉绮罗之

态。 ……别院三千红芍药，洞房七十紫鸳鸯。 绣靴

蹴鞠句骊样，罗帕垂弯女直妆。 愿汝康强好眠食，百
年欢乐未渠央。”这里的“句骊”即“高句丽”，“女
直”即“女真”。

明代社会处于资本积累的萌芽阶段，商业的发

展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刺

激着人们去寻求身体的解放和欲望的宣泄，于是明

代社会逐渐陷入“好货”与“好色”的思潮之中。 到

明帝国日薄西山时，随着阳明心学的兴盛，人们长期

压抑的欲望被解放出来，士人嗜谈情性，以纵情逸乐

为尚。 李贽云：“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一
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此时人欲

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青楼妓院更是生意兴隆。 明

代社会诸多大城市均布满秦楼楚馆，士大夫群体更

是沉溺于情色不能自拔。 谢肇淛《五杂俎》云：“今
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

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李

贽公开鼓吹人欲、私利的合理性，得到明代士大夫群

体的热烈拥戴，性放纵几乎成为明代中晚期最为时

尚的生活方式。 面对世风日下的明代社会，李渔曾

这样评论：“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枕席之

欢，这是名教中的乐地，断断忘情不得。”在这种社

会风尚之下，猪八戒在明代小说中以“好色”形象登

上历史的舞台，也就不足为怪。
清代初年呈现出感伤思潮，后续乾嘉年间的文

字狱更让读书人噤若寒蝉，官员民众唯有在情欲方

面自留园地以稍作喘息。 如乾隆年间的纪晓岚纵欲

无度，日常生活沉溺于“食”与“色”两个方面不能自

拔。 昭梿《啸亭杂录·续录》云：“（纪晓岚）今年已

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
真奇人也。”作为名冠当时的博学鸿儒，纪晓岚的

“好肉”与“好色”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
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 纪晓岚与千千万万知识

分子一样被强权奴役统治，在文字狱的政治高压之

下只能苟延残喘。 文人群体的才情与思想被压抑

着，既不能著书立说，更不能用之于世，于是变异为

日常生活中对食与性的追逐。
３．情色演剧的政治功用

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中，猪八戒身上的“欲”
已经与阳明“心”学合二为一，通过身体力行来维持

百姓日用之道。 但此时，猪八戒的举动与爱情尚有

一段距离，他满足的只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

状态，与高尚的爱情相去甚远。 清宫大戏中上演的

猪八戒形象有所改变，同一故事情节在戏曲舞台中

增加了人物，猪八戒带着一群小妖在舞台上虚张声

势，在排场声势方面更胜于元杂剧与小说，同时清宫

大戏中猪八戒身上的“情欲”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清宫大戏上演的戏曲情节虽继承于小说《西游

记》，但猪八戒在舞台上却是“好色即淫”与“知情更

淫”的戏曲表演，这是清代情色演剧风尚的时代表

现。 清代整个戏曲界弥漫着情色文化，虽然官方对

此也有禁令，但民间戏曲类似表演却屡禁不止，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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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或多或少夹有情色成分。 后来统治阶层也逐渐

认识到戏曲是民间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放松方式，
情色演剧具有 “尝顺人情、驯民气、忍细故、全大

体”的疏导作用，而逐渐放开限制。 “清代的情色

演剧风尚只是当时剧坛一种较为显著的现象”，“这
种风气除了熏染官员和文人阶层之外，也流播于整

个民间社会”。

一方面，猪八戒“好色”形象发生变异，与清代

戏曲偏向于情色演剧有关。 声色是传统戏剧界评定

戏曲演员、戏曲主题、戏曲人物的核心标准，戏曲本

身就含有情色内蕴，因此猪八戒的“好色”形象在清

代达到巅峰阶段。 另一方面，戏曲舞台中塑造出猪

八戒的“好色”形象，也是为了与其佛门弟子身份制

造艺术张力。 猪八戒以相为姓，唤名猪刚鬣，后来受

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唐僧因此给他起了个别

名叫“八戒”。 猪八戒虽然皈依佛门，但“八戒”中的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无淫意，不念房室，修治

梵行，不为邪欲”便成为最大的嘲讽。 在西天求法

路上，猪八戒只要遇到美女，就会凡心四起，其自身

的不检行为与佛门的清规戒律相对比，形成巨大的

艺术张力。
事实上，艺术张力不仅存在于戏曲文本内部，而

且存在于观众的接受心理之中，于是清宫大戏中的

猪八戒身上的“情欲”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阿恩

海姆认为，“力的样态中存在着‘推力’或‘拉力’，其
相互作用形成了趋向于力的平衡和形的完整的总体

指向”，即把冲突的双方聚焦于取经大业这一共同

因素上面，使矛盾体不因矛盾而破裂，从而达成一种

动态平衡。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代戏曲中的

猪八戒为何在舞台上会呈现出“好色”的一面，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普天下民众精神意淫的时

代写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猪八戒“好色”形象的出现既与传统

儒家道德在情爱方面的先天不足有关，又与剧作家

生活的社会环境、统治阶层的政治功用、文人群体在

政治上不得志等因素有关。 首先，传统社会中克己

复礼的民族道德导致人性生理、心理与情欲的普遍

压抑。 一旦个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财富

自由，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普通民众，往往会先选

择满足自身的情欲。

其次，纵情声色的社会环境又会加剧个体情欲

的膨胀。 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所说，“在人的所

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

的需要了。 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

表现”。 猪八戒形象成熟于小说《西游记》，但猪

八戒的举动与爱情始终有不小差距，因为“只有人

才把道德带进了两性关系。 他一旦爱上了一个人，
就承担了尊重这种亲昵的友谊，并且要把它看做最

大的幸福而珍惜它的义务。 当一个人体验到真正的

爱情时，他就会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巨大的道

德力量”。 以此标准来衡量，猪八戒的行为与高尚

的爱情相去甚远。
最后，政治环境对文艺创作有深远影响。 封建

统治阶层通过情色演剧来疏导社会积压的不平怨

气，舞台上猪八戒的“好色”形象与这种政治功用密

切相关。 可以说文艺作品中猪八戒的“好色”形象

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投影，更是当时民族心理的折

射，如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

游记》，都被学者们从它们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密切

关系上加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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